
冬至美食
□戚思翠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
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
还应说着远行人。”身居异地，
咀嚼着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邯
郸冬至夜思家》时，诗中字里
行间流露出的浓浓亲情深深触
动了我……油然想起过往的冬
至和冬至美食。
冬至亦称“冬节”“长至

节”“亚岁”等，是二十四节
气之一。《汉书》中云：“冬
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
《后汉书》里亦记载：“冬至前
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
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清嘉录》有“冬至大如年”之
说，道出了冬至在人们心目中
的分量。可见，冬至不仅仅是
节气，更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传
统节日。
冬至节作为民俗节日，经

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
的节令饮食文化，但因地域不
同，风俗也各异。

北方民间有“十月一，冬
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之说。
相传，在 1800 多年前，张仲
景在长沙为官，告老还乡那天
正是冬至。大雪飘飞，寒风刺
骨，却挡不住百姓的盛大送
行。腿脚麻木，耳朵冻烂，他
们全然不顾。医圣随即停行，
召唤手下立刻搭建医棚，用羊

肉、辣椒等一些驱寒药材做
馅，面皮包裹成“耳”状，谓
之“驱寒娇耳汤”，发放给百姓
吃，食后不仅驱寒，还治好了
耳朵。后来，还因此留下了民
间谚语“冬至不端饺子碗，冻
掉耳朵没人管”。

江南一带有冬至吃馄饨的
习惯。传说，春秋时期，吴王
沉湎于歌舞酒色。某年冬至歌
宴，因嫌肉食肥腻，夫差不悦。
西施便用面粉与水擀成面皮，
内裹少许肉糜，滚水一汆，随
即捞起，敬献夫差。夫差食之
大加赞赏，随问为何物。西施
信口说“馄饨”作答。此后，
“馄饨”这一美味逐渐传至民
间，不但是纪念西施的创造，
还为了庆贺冬至的“一阳初
生”。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
中记述当时杭州冬至习俗：
“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
饮博，谓之‘做节’。享先则以
馄饨。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
色，谓之‘百味馄饨’。”

记得儿时，在我们苏北盐
城农村，每到冬至，既不吃饺
子，也不食馄饨。但父母要筹
备一些好吃的，以满足我们一
群小馋猫舌尖上的味蕾。头一
天小冬，中午会有“三碗荤、
三碗素”来祭奠祖先，实质是
让我们“大鱼大肉”饱腹一顿。
翌日早，像大年初一早上那
样，吃白白胖胖的“大圆子”。
那种圆子面可是人工碓臼舂
的，原汁原味的糯米香，不含
一丝杂味。搓出来的大圆子，
粉粉白白，糯香宜人，久闻不
够。煮熟了的大圆子，黏而不

腻，香糯可口，百吃不厌，我
们小孩子吃得很开心。那种香
甜至今流连颊齿间。

后来，条件越来越好，饺
子、馄饨、汤圆随时可吃，但
那个“实心”圆子基本没人吃
了。如今，移居常州，入乡随
俗。常州老话：“冬至隔夜吃
胡葱笃 （烧煮）豆腐，有吃吃
一夜，无吃冻一夜，吃了热一
冬，不吃冻一冬。”

常州人过冬至，不仅吃饺
子、馄饨、汤圆等，最重要的
是冬至头一天晚上必定要吃胡
葱烧豆腐。至于为何吃胡葱烧
豆腐，据说跟朱元璋查刘伯温
的账有关。刘伯温在冬至前一
天，一手提账本，一手提瓦罐，
上殿见君。朱元璋好奇揭开瓦
罐，见是满满的胡葱烧豆腐。
他看刘伯温很是清净，明白了
此意。刘伯温递上账本笑道：
“陛下冬至前一天吃胡葱烧豆
腐，不仅一清二白，还能一个
冬天不冷。”自此，每逢冬至的
前一天，家家都吃胡葱烧豆
腐。另一层意思：“富”与
“腐”谐音，“若要富，冬至隔
夜胡葱烧豆腐”这一民间谚
语，正迎合百姓无比向往美好
生活的热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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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雪里的东北情味和西北诗意
□戚舟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北
人，我常在祖国边陲旷远的大
地上，对相隔近万里的东北充
满向往。或许是因同样极寒的
冬天，当鹅毛大雪一日接着一
日，我总想象着另一片寒冰厚
土上的故事。下雪了，我再次
翻开迟子建的散文集《我的世
界下雪了》，仿佛穿过层层雪
雾，走进如冰雪童话般的北极
村。
从“好时光悄悄溜走”

“暮色中的炊烟”“年年依旧
的菜园”“一滴水可以活多
久”“我的世界下雪了”“十
里堡的黄昏”六部分着色，作
者徐徐展开一幅温馨浪漫又饱
含乡愁的北国风光画卷。在她
的笔下，有对故乡童趣的怀
念，对旧时山村诸物的感悟，
对故人旧事的追忆，还有对美
食佳景的赞叹，和对这片土地
的悠悠思念，文风淳朴有味，

让人身临其境。反复读着“我
的世界下雪了”这一篇章，我
似跨越经纬置身雪林，随书中
人物躺在外婆温热的臂弯，游
走在午后三时便进入黑夜的村
庄夜灯下，尝着东北风味的冻
豆腐、油茶面儿，嗅着风雪里
家家户户的炊烟香气，瞧着菜
园篱笆外的四季与日落月起，
我终于找到东北不同的冬日味
道，那是更柔软更和暖的人情
味。
这情味来自于东北人乐观

幽默的天性，比如再冷都始终
热闹着的集市，纵使寒夜也要
串门唠嗑的邻里，还有那屋前
始终摆满的冻饺子和黏豆包，
总让人在细小琐事中感到温
暖。这情味还来自于世世代代
积聚的乡愁，比如冰湖雪林里
的各种传说，四方小院里的千
年百年历史，还有随时可见的
七大姑八大姨，使人倍感亲切

知足。西北就大不一样了，它
实在广袤，动辄绵延千里的雪
山戈壁，村和村甚至相距百
里，再热闹的黄昏也被长空落
日冲淡情绪，谁也听不见别家
的动静，只有各自守着炉火过
冬。所谓的乡愁呢，西北于大
多数人而言只是第二故乡，随
开垦建设兵团的脚步奔赴于
此，谁和谁都不是旧相识，也
只有在老乡会里两眼泪汪汪
了。

这区别可以从西北作家李
娟的《冬牧场》里寻见踪迹。《冬
牧场》是李娟的长篇纪实散文，
从“冬窝子”“荒野主人”“宁静”
“最后的事”四部分展开，讲述
阿勒泰哈萨克族牧民冬日里的
游牧生活，文风细腻又充满空
寂的诗意，让人一探边陲雪地
里的荒凉与滋味。冬牧场是忙
碌的，也是孤寂的，这也是整个
西北的主要冬景。比如同样写

“雪地里的月光”，迟子建说：
“月光洒在白桦林和雪野上，焕
发出幽蓝的光晕，好像月光在
干净的雪地上静静地燃烧，是
那么的和谐与安详。”而李娟写
道：“看到夜色继续从大地向天
空升涨。小半个月亮斜搁在西
南方向的天空上。雪地晶莹闪
亮。天上是深蓝的星空，地上是
白色的星空。”前者有种依偎在
火堆旁的暖意，莫名心安，而后
者字字体现着西北边陲的寥廓
和空远，似乎人出了家门，便只
有伸手可触的天地。

当然也正是这份静寂，和
别处都无的纯粹与豪迈，让远
赴西北的八面来客在此寻到自
我的归宿。若说东北的冬天是
看人与人的相处，西北便是感
悟万物与自我，正如李娟所言：
“这里毕竟是荒野啊，单调、空
旷、沉寂、艰辛，再微小的装饰
物出现在这里，都忍不住用心

浓烈、大放光彩。”你瞧孤鹰鸣
空而过，羽翅翻搅起千山暮雪，
人站在万里无云的碧空下，总
是胸怀壁立千仞的豪情，立志
踏天山，也如飞鹏直上九万里。
再看雪中草木，每年冬天总有
树被压折枝干，或在空旷的山
里倏地惊鸣，或在长得不见头
的乡路上自叹，补足了西北人
藏在粗犷背面的细腻和柔软。
还有那长长冰河上的芦苇丛，
芦花不屑挂雪，不时抖动身子，
仿若与雪争妍，在阳光下熠熠
轻摇，竟叫人没来由地悸动，更
是拿起笔去仿写婉约江南。

东北有着充满烟火气的
情，西北写着豪放和婉约并存
的诗。漫漫冬夜，我轮流读着迟
子建的《我的世界下雪了》和李
娟的《冬牧场》，徜徉在近山戈
壁与远方雪村里，久经风雪的
心有了双重温暖的归宿。

爱一朵浪花

□刘俊杰

小时候喜欢大海
海鸥剑一般刺向深渊
我挥舞着呐喊着，像个勇士
我觉得我能爱一整个海
海里的鱼与虾，那些活在
画本里的彩色图案
我都爱
我爱我的童年
那时的自己
喜欢听石头从湖面上跃起的声音
音符漾起，谱写生命的乐曲
在热烈的心跳声中长大，才发现
海太广阔
勇敢的海鸥会守护
我只能爱一朵浪花
不波不澜，静静地搁浅
童年的曲子涌出来
我慢慢听

我想做晚霞的恋人

□蝶衣

我想做晚霞的恋人
轻抚每一片融合的彩
沉醉的熏黄温柔乡
天凉了我躲进你的衣裳
嘴角微扬
你是我心依靠的
港湾

我想做晚霞的恋人
赞颂每一朵依偎的云
风散了我追赶你的芳韵
开怀拥抱
你是我心归属的
天堂


